
“我是刻意的。在结构上
冒点险才刺激嘛”

一半是黄渤郝蕾
一半是赵薇

孩童被拐事件 × 现实制度严苛
“我在说这些东西惨无人道，但我不是在狠批政策”

足够动人的原型故事 - 虐心催泪
“故事本身的力量太大，我想克制也克制不来”

家庭、亲情 + 一篮子大明星
“不能让来帮忙的明星白来，起码要给一两场好看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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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加减乘除”的冒险算法
“用大明星已经很保险了，如果一点危险都不试，做人就没意思了”

“北漂十年”的陈可辛，在
《中国合伙人》大获成功
后拥有新的底气——拍
回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新片《亲爱的》改编自真
人真事，首秀安排在第71
届威尼斯电影节，作为展
映片放映。记忆中，千禧
年之后，陈可辛还是第一
次这么快就拍出一部电
影来。“一年多前看到故
事就决定做。4月4日开
镜，6月6日杀青。我们
拍完戏6天就已经剪了第
一版出来。6月15日，已
经剪到两小时二十多分
钟。到6月24、25日，我
已经剪出两小时十分钟的
版本，和现在只是差了几
分钟了。”陈可辛对电影的
工期节点记得很清楚。他
说当事情很顺的时候，就
不觉得时间赶。不过，这
并不表示能消除陈可辛在
威尼斯时的紧张。
这是《亲爱的》首次公开
接受“检验”，在这个国际
平台上，影片面对的是更
为苛刻的受众。《亲爱的》
并没有赢得满堂喝彩（这
对所有电影来说都很
难），有人大受感动，有人
则表示质疑。对于这些，
陈可辛大概都有所预
见。在这个看似“安全、
讨巧”的题材中，向来精
于计算的陈可辛有自己
的一套“加减乘除”法。
他在威尼斯接受记者专
访时将这些称之为“冒
险”，他清楚冒险容易让
电影陷入被动，但他还是
坚持认为：“这么多年拍
戏，有点冒险才能有刺激
和新鲜感。”南都供稿

从《甜蜜蜜》的爱情，到《中
国合伙人》的友情，再到如今《亲
爱的》关乎家庭，陈可辛拍摄的
题材又多了一个层面。最初，当
陈可辛把角色邀请发到赵薇手
上时，赵薇曾犹豫。她看完剧本
后给了导演一个建议，“最好用
非职业演员”。据说，当时连《亲
爱的》编剧张翼都对陈导去找大
明星出演表示不满。但陈可辛
还是大胆起用了全明星的主演
阵容——赵薇、黄渤、郝蕾、张
译、佟大为，连配角也是张雨
绮。这应当是陈可辛给片子注
入的最大元素，但这也许又会带
来另外的问题，角色线太多会否
分散了焦点？

记者：听说当时赵薇和编
剧都有建议你找“非职业演员
演”。但你还是用了明星阵容。

陈可辛：因为我不懂不用
明星拍戏。当然用明星很重
要的是他能带给你观众、媒体
的关注度，你这个戏才能推得
出去。不要相信导演的品牌
就能搞定观众和媒体，永远都
搞不定。

记者：你是怎么说服赵薇的？
陈可辛：就是听听她的担

心是什么，她的忧虑是什么，帮
她克服那些她认为她做不到的
东西。需要微调剧本让她更加
有信心，那就调吧。

记者：明星多，导演也会面

临一个问题，戏份怎么去分
配？这次由成片看来，你其实
有帮每一个角色做“一条线”。

陈可辛：很难抓。我永远
有个原则，就是这么多个明星
给了你信任，不是你提携他来
开工，而是他愿意来拍你的
戏，是他帮你。所以我很紧张
的一件事就是，一定不要让明
星觉得他白来。不能让他们
来了之后发现是打酱油的，然
后 加 个 名 字 在 海 报 里 就 算
了 。 这 样 我 对 他 们 很 不 公
平。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
一样多的戏份，问题是怎样都
要给他们一两场好看的戏，让
演员发挥。

《亲爱的》在题材和情感上
是“占便宜”的，积极正面的意义
以及更容易打动人的揪心故
事。而从官方发布的一系列物
料和预告片来看，影片也一直在
传递着情感催泪虐心的讯息。
但陈可辛说，原型的故事太动
人，以至于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在
拍摄中要“尽量克制”。在威尼
斯展映场，记者发现成片虽然有

主角失控痛哭的场面，但整体并
没有预告片那么虐心催泪。

记者：打 拐 这 个 题 材 的
“度”其实很难把握。它传达的
可能就是很煽情，一看就会哭
得稀里哗啦。作为创作者来说
你如何去把握？

陈可辛：我是不介意一部电
影让人哭的，起码我对哭的电影
是不抗拒的。我不介意“情”，但

是我不喜欢看到“煽”。如果明
显地煽动我，我就不喜欢了。

记者：所以这次在电影的
情绪表达上你是有克制的。

陈可辛：我已经尽量克制
了，但故事本身力量太大了，怎
么克制你都会哭。我还想不要
哭那么多，哭少一点，是没办
法。因为故事本身就会让你自
动就想(哭)。

《亲爱的》在威尼斯放映
后，不少人都有关注到，除了那
些触目惊心的孩童被拐事件
外，还有带出很多中国当下现
行制度，譬如被拐家庭要生二
胎需要残忍的“死亡证明”，譬
如户籍制度的严苛，譬如领养
制度的“不近人情”……当中种
种似乎都向社会发出“拷问”。
而陈可辛则表示，自己并没有
刻意批判什么。

记者：在电影中，你也有触
及一些社会话题或法律制度。
是不是对这个社会制度也有一
些疑惑或者自己的想法？

陈可辛：不是刻意批评，我
是理解这些制度。我不知道是不
是编剧让我在电影中这样批评，
但我看剧本时，我是“理解”的。

一孩政策对中国有没有好
处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
好处它不会存在那么多年，但

有时候个人就需要牺牲。很多
政策都是对大部分人有好处，
但是对个别例子呢，其实是不
公平的。虽然我在说这些东
西惨无人道，但我不是狠批这
些 政 策 ，对 于 这 些“ 个 别 例
子”，我的态度就是，每一个制
度有好就一定有坏。我本来就
不是很批判的导演，我别的戏
都是在讲情情爱爱，有什么好
批判的？！

陈可辛不甘于庸俗，他不想拍
一部常规的“煽情片”，所以他在

《亲爱的》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在故事结构上，他将黄渤和郝蕾代
表的丢失孩童的家庭与赵薇所代
表的“人贩子”家庭一切为二，在前
一个半小时中，着重呈现前者；剩
下的时间则交给后者，因为赵薇饰
演的李红琴直到后半段才出现。
而这恰恰成为这部电影争议最大
的部分，有人不客气地说：“这根本
就是两个故事。”

记者：从成片看，电影前后有
蛮明显的分隔。黄渤和赵薇先后
出场，为何这样安排？

陈可辛：在这个电影里，除了故
事很动人我很想拍以外，还有作为
导演的一点点追求。它对我来说有
一些新意。新意是什么呢？除了故
事上的新意，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
新意。而这个新意和我自己对人性
的看法是很吻合的，即事情的双面
性。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所以你
看上半场戏是看黄渤做正派的，接
着赵薇跳到了那个位置。理论上她
和黄渤是对立的，但到了中间，角度
又完全相反。在故事中段，开始将
观众的安全网拿走。

记者：这样很容易给观众感觉
是两个故事。

陈可辛：我 是 刻 意 这 样 做
的。用这么多明星，连这点尝试
都不做，那还真是不要拍戏了。
要有安全感的话，永远拍一些一
模一样的就好，那拍一辈子《甜蜜
蜜》就好了。

记者：没有人对这种处理提出
担心？

陈可辛：其实黄渤也说这样
很危险。但是，喂，找了你们这么
多大明星，已经这么保险了，如果
这小小危险都不试一下，那做人
没什么意思了嘛，拍戏也没什么
意思了嘛。


